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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将未成年人的偏常行为分为

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

为等由轻及重的三个等级，针对不

同的等级采取相应的措施。

有委员认为，这次修订草案把

这章删除了，分级处置制度就缺少

了重要一环，会导致司法机关在“一

放了之”或者“一判了之”之间左

右为难。

据统计，未成年第一次犯罪的

年龄不断降低，7—13 岁年龄段就开

始第一次犯罪的比例已经提高到未

成年犯罪总数的 9.8％。有学者以重

庆为例，重庆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不满 14 岁的未成年人作案人数一直

呈上升趋势，目前已经占到 18 岁以

下犯罪人员总数的 17.7％。

《新民周刊》：保护与惩罚之

间的平衡点在哪里？

　　苗伟明：保护与惩罚之间的矛

盾说到底就是未成年人利益与整个

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我的观点很

明确，未成年人最终是要成为国家

的主体，为国家的建设做贡献，父

母养育子女，也是在为国家服务。

所以，未成年人的利益必须要放在

首位的，就算会引起社会大众的不

理解或是伤害到社会大众的一些利

益。

虽然，现在未成年人的身体比

以前发育提前了，但是他们心智的

成长是有规律的，一定会有一个非

常不成熟的阶段，他们罪错行为的

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没做好、

社会没做好，包括教育、环境等一

系列问题。

未成年人完全处于社会化的初

期阶段，可塑性非常强，很容易被

影响，他们的行为很容易受到外界

的刺激，未成年人犯罪国家必须承

但不会写得很具体。第一，关于校

园暴力的定义，现在说法不一，没

有达成社会共识。第二，还是像刚

才说的，这是基本法，不需要也不

能很具体，更像是一个国家表态。

如果最终放在“学校保护”这一块，

那相对来说会具体一点，对学校会

作出相应的要求。

其实，不仅是学校，还有家庭、

社会、政府，都要对校园暴力作出

反应。政府以后要成立专门的保护

机构。 但学校肯定是第一责任人，

因为是“校园暴力”，至于责任多大，

另当别论。

《新民周刊》：有部分委员建

议赋予教师、学校一定的惩戒权、

管教权力。您怎么看？

苗伟明：关键是怎么看惩戒和

惩戒权问题。如果说给老师体罚权，

我首先是不同意的，肯定不行。但

教师可以也应当有惩戒权，但在什

么情形下需要惩戒、用什么方法惩

戒等等问题，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的。

现在大家的法治意识都提高了，

又因为是独生子女，家长对子女的

关注度很高。最容易“搞”的人就

是对法律和权利责任一知半解的人。

我们很多案例往往起到不好的示范

作用。比方说，明明是孩子自己的

问题，就因为家长闹，学校也有了

责任，赔钱了事。

就像警察不能变成弱势群体，

老师同样不能变成弱势群体。但如

何去行使教师的“惩戒权”需要思考，

要选择合法合理的惩戒措施。

如何破解低龄化犯罪难题？

大连 13 岁男孩杀害 10 岁女童

事件，使得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到

低龄化犯罪问题上来。

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

分组审议中，多名委员也提及未成

年人的严重暴力事件。有人认为，

如果没有刑事责任和刑法处置，不

足以震慑，对未成年人不光是预防

犯罪的问题，还要有惩治犯罪的内

容。也有人建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并设立未成年人重罪审判特别法庭，

统一审理情节特别恶劣、民愤极大

的未成年人重罪个案。

此外，收容教养的去留问题成

为另一个争论焦点。

我国《刑法》第 17 条第 4 款及

现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38

条均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

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

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

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然而何为“必

要的时候”，法条并未做出具体规定，

在实际执行中往往由公安机关自行

把握。

据报道，本次提交审议的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对原先

的第 38 条作了删除。此次修订草案

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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